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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回第四十四回  老大人開科取士　白安福建醮復仇老大人開科取士　白安福建醮復仇

　　卻說文班中兩位官員，原來是禮兵二部尚書。因前奉命出示，諭悉各省文武舉人齊集，聽候示期會試，現在試場正期已逾兩

月，尚未見聖駕回朝，惟恐再延時日，滋生事端，反為不美，又山東廣東兩省，相爭馬路，尤且械鬥多端，這就是前車可鑒矣。二

尚書日夜耽心，是以約定今早入朝，將此事奏明兩位大人得知，請命定奪。　　陳劉二大人聞奏，點頭稱是，果然�八省舉子屯集
京師，龍蛇混雜，若是再延時刻，惟恐惹事生非，不如趕早開科，先考文，後考武，待老臣權代萬歲主試，以了此大典方為上策。

二人商量妥當，隨命禮兵部尚書，分頭考試，先文後武，俟會試後即選入朝殿試，復考真才，評定甲乙，庶無枉屈之弊。禮兵二部

領命回衙，出示曉諭，�八省士子一見，紛紛到部註冊考卷。及至文場，廣東會館陳景升、李流芳、張正元、黃鈺、何文炳等共百
餘人，一齊入場歸號，靜候出題。及試紙一出，景升、流芳二人素稱老手，認真題解，順手寫就三篇，一連考滿三場，均是如此，

頗稱得意。

　　出場後，會館擺酒與同鄉洗筆，景升、流芳二人，同席談論多時，酒過三巡，食供三度，景升因清流芳默念文章，以開茅塞。

流芳答道：「拙作不堪污先生之聽，敢求先生大作，以新眼界。」景升道：「好說了，閣下如此，各位小弟尚敢班門弄斧乎？」

　　是時同坐四人，見他們你推我讓，一味謙虛，激怒一人說道：「你二人竟不似同鄉兄弟，彼此均是讀書人，何必如此鄙吝，即

使念出，果屬佳文，我亦替兄歡喜，所謂奇文共賞者是也。」二人見他說得合理，景升即說道：「待小弟獻醜。」於是將頭三篇並

詩從頭到尾朗念一遍。流芳聽他念至首文起講，即贊道：「探騙得珠，當行之作。」再聽景升接念下去，隨念隨贊，每誦至終篇之

時，擊節贊賞不止。及誦至第三篇尾時，流芳夏贊道：「到底不懈，的是搶元文字，小弟甘拜下風。」景升道：「兄太過獎，令弟

難以克當，還祈大作指教。」流芳道：「有此珠王在前，拙作何堪再誦？」四人又大言道：「先前已經說過不秘，況弟等聽陳兄之

文，恰可聽到入神，又被你沖淡，何不一氣念出來，使弟等聽聽，亦可知兩位鴻才也。」流芳將三文並詩背誦，景升聽了贊道：

「握定題神，一絲不溢，不可多得。乃出色之作，高發無疑，可為預賀也。」流芳謙了一回，復舉杯向景升道：「弟借此一杯，作

為預賀吾兄掄元之敬，請滿三杯。」景升遞回一杯，復敬流芳道：「兄之文擲地有聲，理宜應在弟上，兄先飲三杯，弟方敢從命。

」四人勸道：「兩位先生，文才相並，齊勝可也，何必區區？」於是二人各飲三杯，並請四人陪飲三杯，四人見他二人相交稱贊，

定然高中，因此�分歡悅，你酬我勸，直飲至更深，方歇散席。
　　不覺過了數日，又值武科開射之朝，兵部大人每日往校場看箭，四條馬路，分設辰宿列張四個圍，派定本部左右侍郎，分閱馬

箭，限中三矢，方准跑射地球。廣東派在列字圍，會館內宋成恩、李流芳、白安福、趙虎、司馬瑞龍共百餘人，同往跑馬。宋成

恩、李流芳、白安福均中六矢，趙虎中五矢，瑞龍中三矢，其餘各三矢或四五矢不等。僅有�餘中中一二矢，不得入圍。餘皆准射
地球，一連數日始完。

　　頭場中全箭者，宋成恩、李流芳、白安福三人，其餘幾�二矢、�矢、九矢、八矢者不等。迨至內場技勇，點寫武經，三場完
竣，各國會館休息，靜養精神，預備復試大弓，以圖上進。放下慢表。

　　再言禮部大人，復閱�八省舉子文章，評定甲乙入朝，言明揭曉日期，隨即牌諭各舉子。一到揭曉前一日，京城內外擁塞不
通，人人企望報子！陸門。是日廣東會館，預先掛燈結綵，候接喜紅，方將佈置停當，接連三四人走來報喜，齊說恭喜列位老爺，

陳景升老爺高中第六名貢士，眾人聞報大喜。景升心中喜悅，隨即打發報子出門，眾人又與景升道喜，此時會館中熱鬧非常，車馬

盈門，往來不絕。到了黃昏，又有報子走來，報說李流芳老爺高中三�八名貢士，接連又報何、黃二位大老爺高中了。於是會館中
人歡聲振地，四名新貴俱在會館居住，因此館中擺酒會客，一連數日，諸事已畢。陳李黃何四位，約定同往順天府學官拜會同年，

聽候復過試，然後朝考。

　　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數天，忽一日，見禮部掛出牌示，定期四月�八日復試新科貢士，入保和殿殿試分甲，二七日朝考，欽定
等第授職。眾新貴見了日期，齊到禮部學習儀注朝拜，至期考試已畢，各回寓所等候，緣聖天子下游江南尚未回朝，陳劉二軍機係

代攝國政大臣，是以權為主試，就命各王公部院，將各進士殿試宗卷，公同復覽，分列三甲。次早，各新貴俱官服頂戴，禮部帶領

入朝行禮，叩謝皇恩華，然後依班站立靜聽輪唱。不一刻忽聞金殿傳呼，一甲第一名狀元嚴我斯係江南人，二名榜眼浙江人，三名

探花山西人。二甲進士陳景升、三甲進士李流芳係廣東人，欽點翰林院庶吉士，各授職已畢，當殿簪花，賜宴瓊林，隨即散班退

朝，各回公寓，這且不提。

　　再說廣東會館眾人，見陳李點翰林，何黃知縣，立即帶齊鼓樂，熱熱鬧鬧齊到皇城內迎接。陳、李、黃、何四位新貴騎了駿

馬，威風凜凜簇擁會館而去。及到門前，鼓樂喧天，炮聲震地，所有鄉鄰戚友齊來恭賀，開筵款客，自不必說，足忙了�餘天，諸
事方才停妥。又值武場放榜之期，又復沸沸揚揚，京城中�分熱鬧，那些武館中伙頭，各想爭頭報花紅，預先走到兵部裡用些小
費，買通門路，聽候名字走報。閒話少提，回表廣東會館眾武舉，各各歡喜齊集專候捷音。忽聞人聲喧鬧，報到李流芳高中榜眼，

又報宋成恩、白安福同中進土，及後又報趙虎又到了，是時會館中人�分大喜，見日下已報四名，大約還有一二名亦未可知，因此
各人加倍喜悅，誰想廣東科額只限數名，不能過額多中，直至揭曉之時，方且明白。

　　是時廣東各武舉在會館迎賓送客，忙忙碌碌鬧了些時。李流芳等四名新進士，殿試後授職，再寫家書報喜。光陰似箭，不覺過

了�餘天，兵部牌示殿試日期，各新進士聞知，至期齊集武英殿考試，眾大臣挑選技勇超群者，進呈陳劉二大人復核定甲，然後命
各進士朝考授職。廣東李流芳與宋成恩，點花翎侍衛，趙虎撥歸營用守府，白安福點藍翎侍衛。武科狀元係山東省人。各新進士授

職已畢，退朝回寓。

　　再說廣東會館內新貴白安福乃錦綸行內人。因前者胡惠乾在少林寺學習武藝專打機房，行內諸人被胡惠乾打傷性命，不知其

數，安福見屢受其欺，所以轉行習武，今日幸喜點了侍衛，諒必可以報仇，一來與行內眾亡友泄憤，二則與錦綸堂爭氣，事非一舉

兩得乎？惟是計將安出，當時再三思想，偶然想起妙計，連忙請了眾鄉親及新科翰林陳景升、李流芳等出堂會議。各人詢問安福有

何大事商量。

　　安福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，緣弟本是錦綸堂行內人。前者因被胡惠乾欺壓，經訟多年，其中冤抑事情，弟雖不言，眾位亦定知

詳細了，即如弟之轉行習武，亦欲一旦有幸，好與敝行出氣，今藉老天開顏，成就功名，尚恐獨力難支。故請諸公商酌，實為一人

計短、二人計長，籌度萬全之策耳。列公尊見如何？」陳景升道：「此事兄即不說，弟等素知胡惠乾兇惡，但未悉吾兄怎麼設

法？」安福道：「弟現思得一計，欲奏明某等告假回鄉，祭祖省親，並在錦綸堂建醮酬神。欲借重陳李二位先生名字文武聯銜入

奏。陳劉二軍機係本科主試，與某等有師生之情，若見本章，必然詢及錦綸堂建醮之事，弟即陳奏胡惠乾惡跡，恃勢橫行，官民畏

懼，惟恐臨時被其攔阻，釀成巨禍，故特明請諭旨，如蒙硃批允准，方敢舉行。倘遇胡惠乾�惡不赦，再來闖禍，我等即稟明督
撫，懇求撥兵衛護，胡惠乾雖強橫，焉能親我何哉？如此乃能爭氣也。」眾人聞言，齊稱：「妙計！果然高見不差。」安福拜謝。

景升、流芳二位連夜商議，寫定奏本，待明早入朝具奏，眾人晚膳已過，各人回房安寢。

　　那陳、李二人商議妥當，連夜修起本章，一聞朝樓立鼓，連忙喚了家人，催請各位快些梳洗，趕急上朝具奏。是時文武五位新

進士，一同前往朝房聽候，忽聞鐘鳴鼓響，即見內侍擁了二位攝政大臣臨朝理事。百官朝禮已畢，只見黃門官說：「有事出班啟

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話尚未完，只見左班中閃出新進翰林陳景升，手捧本章，急步上前，又有右班中新進侍衛數人出班跪下，口

稱：「臣陳景升、李流芳、白安福、宋成恩、趙虎等有事啟奏，懇請鴻恩，伏乞諭允，不勝欣幸，待命之至。」那陳劉二軍機聞



奏，即命內侍將奏章取來閱看，已悉各情，均宜允准，惟據稱請假省親，尚與例相符，至建醮酬神這些細事，何須上瀆宸聰？那時

白安福聞此諭言，急忙回奏道：「臣安福原係錦綸堂人，因被胡惠乾兇惡，連年擾累，以致損傷人命，聞言畏懼，逼得通行歇業，

以避其凶，臣是以轉行學習弓馬，今幸邀天眷，侍衛內廷。臣等回籍，必定建醮酬神，又恐受胡惠乾恃強阻住，有玷朝廷官威，故

特奏明請旨。」

　　陳劉二軍機聽罷安福所奏，說道：「有這樣兇惡之人，地方必定受害。」隨即批准本章，著禮部頒發文憑一道，准廣東新科翰

林、侍衛五人旋鄉祭祖，建醮酬恩。如有土豪惡紳恃強攔阻，滋生事端。准該翰林等指名具稟督撫衙門，恭請王命，將該豪懲辦，

以做效尤，而挽刁風也，欽此，欽遵。白安福等領了護身文憑，即刻叩謝天恩，辭朝別駕，同回會館，將來批允准各情，對各鄉親

說知，然後著人僱定船只，隨手收拾行李下船，趁著風色開行，夜即灣泊。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船已行了一月有餘，所有險惡灘

頭，盡皆渡過，惟是尚須半月，才能到埠。幸他們每日在船內，論古談今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寂寞。

　　忽一日，見船家報說已入西南地界，各人聞報大喜，即著家人預先收拾行李，免致臨時匆忙，有遺失脫落之患。各從人領命，

加意檢點。不一日，船至羊城碼頭，將船灣泊停當，搭起扶手板，各人即著挑夫擔齊行李，起岸回去，按下慢提。

　　再講白安福回到家中，即命人通知眾行友，聞知安福回來，�分歡喜，以為此次一定可以報卻前仇，雖有�個胡惠乾亦無須掛
慮。眾人正在你言我語，忽見安福親來會館，各人急忙迎接，說道：「弟等受胡惠乾所欺，忍氣已久，今日喜白兄欽點侍衛回來，

想必能報胡惠乾仇恨矣。」安福道：「弟在京時，業已立定主意，兼得新科翰林的幫助，因此大眾商量妥當，欲借名在會館建設大

醮，酬答神恩，那時胡賊聞知，定然生氣，料他必不准我們會館高興。所以弟等奏聞朝廷，幸蒙批准，這就是奉旨建醮了，即如本

省文武各官，不知此事便罷，若知此事，上至督撫，下至州縣，亦必撥兵到來，護衛彈壓，蓋恐鬧出禍端，他們亦有關係也。」眾

人聽了這些言語，�分安心，速忙著人分頭辦事。立刻在錦綸堂會館前搭蓋棚廠，限期九月中旬，開壇建設大醮酬恩，不得延遲誤
期。

　　是時胡惠乾仍在西禪寺開設武館，終日闖禍招災，恃強凌弱，晚間出入，手提「專打機房」燈籠。附近居民，人人畏懼，個個

心慌，兼之聚集狐群狗黨，任意橫行，殊無忌畏。今日聞錦綸堂會館搭蓋大棚建醮，�分熱鬧，美麗繁華，隨即對各友人說道：
「他們設此醮會，不知因甚事情？係何人擔帶，竟然不怕我們生事，他既如此大膽，待我胡惠乾放些厲害，與他們掃掃高興，你等

意下如何？」眾人應聲說道：「甚妙，若果如此，讓他眾行白費多金又不能成事，反被我等丟架，那時便顯我們名聲，諒他不敢與

我們抗也。」胡惠乾道：「正是這個主意，今日我等齊到他們會館，責成各值事，要他保護鄰里平安，方准進行，如不肯擔帶，就

立即拆棚，不准滋事。倘有哪個不允，即將他打破頭顱，看他如何答我。」眾人聽了齊道：「趁著此時，即刻起行可也。」

　　此時乃九月初五日，會館各人正在手忙腳亂分理事務，突遇胡惠乾率領一班無賴頑徒趕到會館，言三語四，要各值理出來相

見，又令搭棚工匠立刻停工，不准蓋搭，如有不遵命令，我等即刻放火燒棚。是時數�匠人，正在趕緊加工搭蓋，以期早日完工，
不致誤期。不料被他一喝，又不敢不遵，恐激怒他們，真個放起火來，連累街坊鄰舍反為不美。不若我們暫且停工，待他兩邊講

妥，我等再來興工，方免干係。眾人商議定了，即時一哄散去，把會館各人驚得呆了。

　　眾值理等見了心中大怒，白安福急忙上前喝問道：「你等是何方來的？我們會館建醮酬神，是件大事，與你無涉，何得擅自恃

強阻止？甚屬無理之至。」胡惠乾笑道：「你這廝敢不認得我了，我便是新會之胡惠乾，就是專打機房之太歲，你們行中，無有不

認識我的。既然想設醮酬神，若能保得街坊無事，又無火燭之處，任你所為，倘有半些不妥之處，我就要把你會館拆為平地，你擔

帶得起，盡管做來，再有多言，叫他出來會我，待我取他狗命。你們識性，快快拆棚了事，如再滋事，莫謂我言不在先也。」即令

眾人踏步回西禪寺去了。把白安福等氣得目定口呆，出聲不得，眼光光看他們回去。眾行友擁著安福等，回會館坐定，壓下了氣，

再作商量，道：「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尚被胡惠乾如此欺負，情難啞忍。」安福道：「不妨，胡惠乾等不過自恃兇惡，料我們不敢

與他對敵而已，此次必須請齊陳李二翰林，聯名在督撫衙門控告准了，再與他們理論，尚未為遲，目下斷斷不可與他爭論是非，恐

怕失了眼前威風，被人恥笑。」話完，即著家丁持帖往請陳、李兩位太史。駕到會館，白安福等急忙迎接入堂，分賓主坐下奉茶。

茶罷，安福開言說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兩位老師，因小弟擬敝館建醮酬神之事，前者在京師已蒙尊駕聯名奏准，今日突被奸惡胡惠

乾，率領無賴等輩到來，逞刁恃強，不准舉行，並將搭棚工友趕散，口出不遜之言。各友怒氣勃勃，即欲與他相鬥，見個高低，弟

恐眾人非他敵手，防有性命之虞，故此勸止各人暫時忍耐，不與較量，況係奉准上諭之事，何用自己出頭招災惹禍？因此敬請臺駕

到來商量此事，弟欲在督撫處遞一陳詞，說明胡惠乾等謀為不軌，將他們眾凶拿辦，以除民間大害。非獨敝行諸友戴德，即萬民亦

受恩矣。未知太史公尊意然否？」

　　陳景升道：「若以胡惠乾多行不義，殊不為過，況這班凶徒，平日視殺人如拾草芥，不知悔過，實屬死有餘辜。」李流芳道：

「據弟看來，此事實有大意存焉，蓋胡惠乾屢次恃強，傷斃人命，指難屈數，必然惡貫滿盈，鬼神差使他出來攔阻，故惹禍燒身，

實屬天欲收這班凶徒，是以假手某等耳，某等此次再不將他拿辦，則後來之禍，更無底止矣。」安福道：「所慮不差，甚是在理，

就請兩位商妥稟詞，明晨勞駕親會督撫，當面交稟，更為機密，庶不致泄漏風聲，被眾兇犯走脫。」景升、流芳齊道：「極是，兄

可出去，知會各友不可鬧事，若胡惠乾再來吵罵，切莫理他，待稟准之後，再與他理論就是。」安福聞言，當即隨後出來安慰眾人

一番，著令靜候，切勿性急生事。眾人領命不提。未知果是鬧事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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